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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小东圭一郎在丸之内线的霞关地铁站下车，然

后顺着通向地面的楼梯走了出来。这是个在春天也难得一见

的、晴空万里的好天气。

对于小东来说，今天可是他从事检察事务官整整满三十年

的日子，是个应受到表彰、值得纪念的新年度的开始。

可是，小东的心情却显得有些沉重。

昨天，特搜部长桥上清吾找了小东，对他说道：“有件事

想拜托你这个内行。”

桥上试探性地说了之后，稍稍停顿了一会儿。“我是想让

你和一个有点特别的人组对。”

“特别的人？”

“我们特搜部来了一个没经过司法考试，就直接被任命为

检察官的男子。”

“不经司法考试就当检察官？这怎么可能？”

检察官、法官和律师被并称为法曹 三将，条件是必须

通过难度极高的司法考试，然后再用两年时间完成司法实习。

“可也有特例。”桥上拿起桌上放着的厚厚的六法全书，

“你一定知道目前制定的基本法律中，关于检察的条例是什么

吧？”

桥上好像在给法学院的新生进行测试似的说道。

“是检察厅法。”

①法曹：法律工作者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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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东立刻答道。他虽没上过大学，可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知

道，就没有资格当检察事务官了。

桥上把这本厚厚的六法全书递给小东。

“你看看检察厅法的第十八条。”

“是。，，

小东打开六法全书。

“读一下吧。”

小东按照桥上的要求，默读了一遍。

第十八条　　检察官的任命，具有以下资格之一者

执行本规定。

一、完成司法实习者。

二、任法官一职者。

三、在政令规定的大学任法律专业的教授或是副

教授者三年以上者。

“从明天开始和你组对的这个人，在东都大学任副教授已

满三年，符合第三款的规定。因此，虽说没有经过司法考试，

也具有当检察官的资格了。”

“但是，现实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

“据我所知，还没有先例。可是法律上就这么规定了，在

检察官的资格问题上也就不存在任何法律问题了。”

“啊，原来如此。”

就连干了三十年的小东，也不知道有这样的特例。“难道

一下子就放在特搜部吗？”

没有经过司法考试，也就是说没有经过考试之后的司法实

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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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的培训程序大致是这样：

完成司法实习的新任检察官，分配到东京、横滨、大阪、

名古 部门（又叫做屋等大城市的地检 厅）。在这些地方的

任期时间，多为一年左右。因为在大城市里经常发生各种各样

的案件，因此实际上也就是进行实地进修。

厅以外然后，再调到 地区的地检部门，在那里工作两

年之后，再重新回到 厅，从这里出去之后，多数情况下是

每两三年就要换一次任职所在地。

特搜部是对政治家等人物进行直接调查的特殊检察部门，

而且，只设置了东京地检、大阪地检和名古屋地检。任职的多

为任检察官后十至十五年的年富力强者，没有经验、学历是不

能胜任的，除此之外，年轻、健康也是重要因素。

这样，特搜检察官三四年后就可转到其他部门工作。可事

务官小东在这三十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是在特搜部的第一

线奋斗。

“不经过司法实习，刚开始就进入特搜部不会有什么问题

吧？，，

“所以这才选择你来作为和他组对的检察事务官呀。”

桥上这才说出想说的话。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

小东的话语中透着一丝嘲讽。

“麻烦可能是会有一些，但不管怎么说，我可就拜托你

了。”

“部长是否赞成这样一位检察官的到任呢？”

“嗯，这是上面的意思，我也是没办法啊。”桥上跷着二郎

地检：即“地方检察厅”的简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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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说。

小东作为特搜部的事务官，和各种脾气的特搜部长都打过

交道，这个桥上给人的印象是“只求无事”，说得好听一点是

他为人还算温厚，可实际上是个胆小、缺乏果断的人。在特搜

检察官中，就有人说桥上是个“在大白天打着的灯笼”。

“还是请你接受下来吧。”

“都被您特地叫到特搜部长室来了，我总不能拒绝吧。”小

东的回答里充满了反感，“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也没有见过。”

桥上从抽屉里拿出履历表。

小东接过去看了一下。

岁，东都大学毕“香车勇人， 业，法学博士。是这些

吗？”

尽管如此，为什么他要放弃大学副教授的职位，而向检察

事业发展呢？小东有些迷惑不解，看了看附在履历表上的照

片。

从他的外貌来看，与其说是大学的副教授，不如说是奥运

会的步枪射手比较恰当。说到学者，小东总会和“眼镜”联系

起来，可是，照片中的这个男子，长着一双如猛禽般锐利的眼

睛，炯炯有神地正视着前方。

（不过，没在一起工作过，也就不能作出什么判断。）

在小东至今为止的检察事务官生涯中，曾和各种类型的检

察官组过对。特搜部不愧是特搜部，举止特别的人很少，可也

还是有的。如今的司法考试制度的缺点之一就是偏重于学历。

具备判断力、法律知识的确是十分重要的，然而连关键的社会

常识都欠缺的却大有人在。

小东事务官至今已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上司，有的检察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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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讨厌空调，就穿着运动背心审问嫌疑人；有的检察官在

上班途中捉到只蜥蜴，想要带到检察室来养；有的检察官说没

有调节气氛的音乐就不行，于是把录音机放在桌上听摇滚音

乐。正是因为对自己的头脑无比自信，很多检察官不太听得进

检察事务官的意见。可能是由于每个检察官都是各自为阵的原

因吧，他们这种一城之主似的作风也就更加强硬了。

大部分的检察事务官一旦和脾气古怪的检察官结成对子，

都会忍受下去，直至对方调任为止。可是小东却不这样，他对

讨厌冷气，在审讯时穿着运动背心的检察官扯谎说，“听说上

次被审讯的那家伙对领导投诉了您，说检察官您有裸露癖呢。”

他还劝说检察官把拾到的蜥蜴放掉，并曾经趁着检察官不在的

当儿把制造噪音的录音机浸在桶里弄出毛病来。

“你对没什么经验的检察官来说，可是个好老师呢。”

桥上加了一句。对此，小东的理解是，桥上知道他历来不

允许检察官独断专行，因而决定自己和新任检察官一起工作。

从丸之内线的霞关站到检察厅大楼不过区区二百米，就连

身材矮小的小东也只要 分钟就能到达。耗资四百八十亿日元

的检察厅大楼，位于建筑物林立的官厅街，是一座二十一层的

智能大楼。玻璃外墙在早晨阳光的沐浴下，闪着令人炫目的光

芒。

检察厅大楼，正式地应该称为法务中央合同大楼 栋。

地上是二十一层，地下还有四层，用作保管证据物品的仓库。

在这座大楼里，高检和最高检合署办公，楼梯从下向上依次是

地检、高检、最高检。地位最高的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室设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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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楼的一 的大办公区，小东一次也没有进去过。间六十坪

小东向站在对面门厅处的保安微微点了个头，便进入了大

楼。

对面门厅处挂着的一幅壁画是出自平山郁夫的“丝绸之路

天空”，描绘了严谨的求法之路，同时也是检察官姿态的一种

象征。

小东在电梯处按了向上去的按钮，从八楼到十一楼是东京

地检特搜部。其中第十一楼是特搜部长等所谓领导管理阶层的

专有楼层。

电梯到达第九楼时，小东走了出来，以前的旧楼房里，特

搜部的走廊是两重设计的。为防止在办公室里进行的审讯被等

候在走廊上的记者听见，在特搜部的办公室和走廊之间又特地

设置了一个内侧走廊。在使用了具有高质量隔音效果的墙壁建

材的新楼里，墙壁只是一重设计。

上午 点半之前的走廊上，小东一个人也没碰见。工作在

特搜部第一线的检察官，早晨上班的时间并不是规定得十分严

格。

“咦？，，

小东看到自己办公室的门开着，十分惊讶。是不是和自己

一起组对工作到 月底，后又调任到札幌的前任检察官，有什

么东西忘在这里而回来取的呢？

从开着的房门可以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的背影。他身

穿藏青色夹克衫，打开了窗户，正在愉快地享受着从日比谷公

园方向吹来的和煦春风。

那个男子也感觉到了小东的到来，回头看去。这正是昨天

坪：面积 坪约等于单位，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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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照片上见到的香车检察官。

“早上好！我是香车。”

小东满以为检察官最早 点左右才会来，不禁有些措也要

手不及。

“您怎么知道是这间办公室的？”

“我在警卫室询问了一下。”

他比小东在照片上见到的显得个子高些、皮肤也黑些。一

般人在刚上任时都会理个发，可他的头发不知为什么有些长，

遮住了前额。

“哦，是吗？我叫小东。”

小东考虑到目前部长还没有正式地作介绍，过分亲热地交

谈可能不太好，所以没有再说什么，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了。

（这么随便地就进来了，我在这里的资历可要比你老呢！）

虽然现在还没到上班时间，小东拿出昨天还没搞完的文

件，打开了电脑的电源。虽说是个法学博士，也不可能现在就

懂得特搜部的实际工作吧，小东于是开始得意洋洋地敲击起键

盘。

香车先看着小东那边，然后又无所事事地把手插在口袋

里。小东也在侧目观察他，如果香车拿出支香烟来抽，小东马

上就会说：“这间办公室是禁止吸烟的。”可香车从口袋里取出

来的是一块揉得皱巴巴的手绢。

（喂喂，第一天上班怎么也得拿块浆得好一点的手绢吧，

法学博士先生！）

小东边心中嘀咕，边敲着键盘。

香车一直看着日比谷公园那边，似乎是个不喜欢多话的

人。

没多久，检察副次长壶岐富士雄推门进来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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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东本以为特搜部部长或是检察长会来一下吧，没想到今

天来的居然是检察厅第三把手的副次长，不由得有些紧张。检

察厅副次长是仅次于最高检察长、检察次长的职位。

“辛苦了！”壶岐低声说道。

“是！”小东慌忙站起身来作答，可是刚才副次长的话其实

是对香车说的。

“早上好！”

香车低头向壶岐行礼。

“怎么样？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是的，有一点。”

香车微微笑了一下。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检察事务官小东。”

壶岐这才向小东那里看去。

“这位是新到任检察官香车勇人。不过要等一会儿才能拿

到任命书，所以现在还是新任检察官的人选香车勇人。”

“请多多关照！”

香车抢先向小东低头行礼。

小东一直到这会儿，都被香车抢了先。

“你可能也从桥上部长那里听说了，他以前是大学副教授，

对我来说，正是期待着有这样的新鲜血液加入啊！”

“哦，是的！”

“你是干了多年的内行，应该也有同感，检察官在法律方

面是专家，可是别的知识却很欠缺，因此，我们十分需要从司

法考试到司法实习这一固定模式之外的人才。”

的确，小东认为检察官队伍正在趋于弱化。



第 9 页

中在洛克希德飞机公司事件 ，原首相田中被逮捕时，

检察机关阵容还是很强大的。自那之后，捻丝工连案件中，在

野党、执政党的众院议员都各有一人被取保候审；立库鲁德案

件中，原内阁官房长官藤波孝生和在野党众院议员被起诉；共

和案件中原北海道冲绳开发厅长官阿部文男被捕；明电工案件

及国际兴业案件等经济犯罪案也都受理过。

可是，近年来，特搜部的成绩并不显著。在佐川特快专递

案件中，对于原副首相金丸收受五亿日元贿赂的指控，特搜部

没有详细调查就处罚金二十万日元，因此受到了民众的严厉批

评；立库鲁德案件中逮捕的原内阁官房长官藤波，经东京地方

法院审理后被判无罪释放。

小东非常了解洛克希德事件发生当时的检察机关情况，所

以才会觉得现在是大不如以前了。

（可是，吸收一名另类的检察官对改善检察队伍弱化的现

状是不是真的有效，现在还是个问号。）

小东注视着香车。

“香车，马上去一下最高检察长那里吧？”

就算是任命香车一个人，也得从最高检察长那里得到委任

令，到了最高检察长这一级的任命，就必须要从天皇陛下那里

得到任命书了。

不做检察官誓不罢休，这话是以前就从检察厅所属的法务

省一直流传下来的。

香车被壶岐领到最高检察长那里没多久，办公室里的电话

铃响了。

洛克希德飞机公司事件： 年轰动日本政界的行贿受贿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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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哦，这里是香车检察官办公室。”

小东差一点就报出前任检察官的名字了。

“我是玉森。”

打电话来的正是玉森检察长，怎么今天早上接触的净是这

些大人物呢？

“我是事务官小东，香车检察官现在去了最高检察院检察

长室。”

“是吗？这正好，我想让你来一下我的办公室。”

“是让我来吗？”

一个事务官去检察长办公室的机会并不多，因此，小东怀

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

“我不是正在对你说话吗？”

“那么，就我一个人来吗？”

“是的，马上就来。”

“明白了！”

小东打开衣帽柜，对着嵌在柜门内侧的镜子把领带整理

好，并夹好领带夹，然后就急忙出了办公室。

检察长是整个东京地检的最高领导，是统管地检特搜部、

刑事部、公判部等部门的长官。在全国五十个地检部门中是位

居最高层的，所以东京地检的检察长是所有的检察长中的老

大。不过因为是和最高检以及东京高检同处一栋楼，所以才不

是非常显眼。

像香车他们这种在第一线工作的特搜部检察官，办公位置

在检察厅大楼的八楼和九楼，特搜部长桥上在第十一楼，玉森

检察长在第十二楼，大概楼层数就是用来标明检察长的地位

吧。

而且，鲜为人知的是，在检察长室的里面有通往第十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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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高等检察长室及第十九楼最高检察长室的隐蔽电梯，其目

的就是不想让媒体捕捉到检察厅首脑们的动向。

小东忐忑不安地走到检察长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

“请进。”

里面传来检察长的声音。

“打扰您了。”

在办公室里没有见到协助玉森工作的事务官的身影，可能

他事先把旁人都支走了。

“啊，你这里坐。”

玉森指着办公室的正中央位置的沙发对小东说。

“好的。”

小东照玉森说的坐了下来。这套真皮沙发比小东办公室的

那套要高级得多了。

“带香车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室的是壶岐副次长吧。”

“是的。”

“就算我不说，想必你也猜到了是谁介绍香车检察官到检

察部门的吧。”

“哦，是的。”

“那你知道是谁把你和香车派成一组的呢？”

“是桥上特搜部长吧？”

“传达命令的是桥上，实际作出决策的则是我。”玉森指了

指自己的鹰钩鼻。

“是吗？”

“感觉怎么样？对香车检察官的第一印象？”

“从他的学历来看应该是个才子吧，可我感觉他有些让人

琢磨不透。”

“所以我才有件事想要拜托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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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

“我想让你在香车检察官有什么大动作的时候，及时地向

我报告。”

“动作？”

“就算是法学博士，可对于检察的实际工作也和外行没什

么两样，也有犯错误、出差错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

生，请你悄悄地汇报给我。”

“是，是！”

“是你我就直说了，我想知道壶岐副次长究竟为了什么才

把这个检察官安排进来。”

小东他们事务官对于检察高层领导的情况并不清楚，可

是，在事务官之间也流传着一些流言和臆测，那就是最高检察

院检察长和检察次长的两派对立。壶岐副次长和最高检察长的

关系很近，正因为如此，对于位居第二的检察次长来说，他担

心第三把手的壶岐副次长越过自己成为下任的最高检察院院

长。也就是说，壶岐对于检察次长来说，就等于是个不折不扣

的敌人。这玉森据说深得检察次长的宠爱，眼下好像正在搜集

对壶岐不利的材料。

小东就是那么推测的。

“因此，我把你特地叫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这个。”

“我明白了。”

“关于这件事，无须一一向桥上特搜部长汇报。”

“是，是！”

在这样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小东有些不知所措。

“请你务必要按照我说的去做，这事关全体检察人员啊！”

“是！”

在这种情况下也由不得自己拒绝。而且，小东也一直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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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溜溜的知识分子。

何况，这并不是什么犯罪行为，如果香车有什么异常的行

为或者是哗众取宠的言行，把这些向上司汇报不正是公务员的

义务吗？

“像你这样的有多年经验的内行，只要肯继续努力，可以

当上区检的事务官啊！”

玉森又加了一句。

说到检察厅，其实就是一个以最高检察长为顶点的金字塔

形的等级社会，小东把它大致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检察

官，除了香车这样的特例，其余都是通过司法考试，完成司法

实习的精英。而且，年纪大了以后要成为检察官的话，在年功

序列型的给予体制下是不利的，因此，不少人趁着年轻一气完

成司法实习。此外，虽没有到其他机关的那种程度，可国立旧

帝大系是很强大的。

第二等级就是副检察官。就检察厅的原则来说，副检察官

和检察官一样，也包含在检察官队伍里。但是，和检察官不同

的是，副检察官没有通过司法考试，正因为如此，他们主要做

协助检察官的一些辅佐性工作。可是，就目前来说，没有副检

察官的协助，工作就很难展开。副检察官可以说在弥补现在检

察官人手不足的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与政治家有

关的或是连续纵火案、杀人案等等的重要案件由检察官负责对

疑犯进行审查；盗窃、恫吓、交通事故等不是十分重大的案件

则由副检察官负责。副检察官的人数全国共有九百多人，和检

察官的一千一百多人相比，也基本是个固定的数字。

从事过一段时间的检察事务官或者是法院书记员等人，经

过选拔考试合格者，可以录用为副检察官。而且，副检察官中

特别优秀的人，每年都有一个名额可以破格升为检察官。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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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从第二等级通向第一等级的龙门，虽说很窄，可还是给

了人们希望。

第三等级，就是像小东这样的检察事务官。如果拿海军军

舰打比方，检察官就好比是战舰和航母；副检察官就是巡洋

舰；事务官就是驱逐舰。在人数上，第三等级是最多的。

事务官可以通过选拔考试成为副检察官。其中学历自不用

说，年轻也是一个重要条件。像小东这样高中毕业后就当事务

官，此后由于家庭琐事繁杂也没有能去夜大法学专业进修，就

这样一直在事务官的岗位上连续干了三十年的人，可以说已经

没有机会成为副检察官了。

当然，对于像小东这样实际经验丰富的年长事务官，还为

他们准备了一个晋升的机会。那就是设在区检察厅负责处理检

察官事务的事务官。区检察厅是与简易法院相对应的检察机

关，主要负责处理轻微的公路交通事故、盗窃等案件。在规模

较小的区检察厅，检察官是不用说，经常连副检察官都没有。

因此那里会任用经验丰富的事务官。小东认为负责处理检察官

事务的事务官相当于在第二等级和第三等级之间。

接下来，第四等级的就是其他办事员了。有担任警卫工作

的，有保管检察厅地下室的证物的，和他们相比，小东感到一

种极大的优越感。如果也用刚才的海军作比喻，那么他们就是

运油船或是搬运船了。

“那我就告辞了。”

玉森给小东透露出只要肯干，就有可能成为负责处理检察

官事务的事务官。这么一来，就算是驱逐舰，也是破格升起一

面旗帜了。

小东一直以来都以自己能在特搜部工作感到自豪。不过，

要是能成为负责处理检察官事务的事务官，那么就更加值得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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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了，那就用不着像现在这样经常和比自己年轻的检察官一起

共事了。而且津贴、工资收入自然要比现在高得多了。

“那就拜托你了。”

玉森坐在沙发上，目送着小东的离开。

姬野美佐子在文京区小日向的自家窗户边凝视着窗外的晴

空。

（现在不知他有没有接到检察厅的任命书呢

美佐子合上了刚看了一半的小说。

为什么自己这么在意香车勇人呢？

自己和香车初次见面，是在四年前的新生入学典礼上，那

时的美佐子是刚进东都大学法学院的新生，而香车则是法学院

的助教。香车当时正和教务处的老师一同分发有关课程说明的

材料。因此，在校长正式介绍教师之前，她以为香车是教务处

的老师。

“对不起，我还缺一张。”

坐在最后面的美佐子举起手来。

香车看到后，把材料拿过来给了她。然后香车就转身走开

了，当时相互间也没有说话。

两人之间的第一次交流是两年之后。

香车当时已经是副教授了。香车讲授的课程是“刑法社会

学”。在这之前的“刑法社会学”都是由资深教授木津川源一

郎负责讲授的。可是，当时身患重病的木津川在还有两年才到

退休年龄的情况下，把他的这门课让给了弟子香车。

在美佐子这群学生中间，也时常听说香车年轻有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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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香车在从东都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同时就被留校录用。在法

学院，像他这样直接留校的例子是少之又少的；而且，香车在

助教期间，写了不少的论文，并获得了法学博士的学位。接

着，随着木津川 岁的香车就当了副教授，并有的离任，才

资格讲授法学专业课。

在校园里见到的香车，无论春夏秋冬都留着头发遮住前额

的发型。着装基本都是穿三个扣的长西装配上一条细领带，不

管怎么看都觉得有些不修边幅，身边好像也没有什么可称得上

是女朋友的女孩。美佐子很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没有什么人是十全十美的，这是美佐子的观念。美佐子自

己虽不用为经济来源操心，可家庭生活也谈不上很幸福。会不

会年纪轻轻就当上副教授的香车也有自己的苦恼呢？

美佐子在三年级的时候，选了“刑法社会学”这门课，她

最初的想法就是想听听香车在上课时的声音。

“我想，在同学们中间，肯定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听说刑法

社会学，老实说，刑法社会学还是一门不成熟的学科。”

香车有着介于男中音和男低音之间的低沉嗓音，可穿透力

却很好。语气平稳，语速恰到好处，因此很容易就能听清楚。

“日本的大学里开设刑法社会学课程的只有我们东都大学

和千代田大学。我在千代田大学也任客座教授。总而言之，最

初使用刑法社会学这一名称的是我的老师木津川教授，我是从

去年开始接手这门讲座的。”

香车接着讲了下面的话。

一般来说，说到法学院的“刑法”课，都是指理论刑法

学。它的内容可分为“总论”和“分论”。“总论”包括正当防

卫、责任能力、故意及未遂等主要内容，讨论研究犯罪的成立

与否。“分论”是围绕刑法中出现的有关各种犯罪的条文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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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所构成的。在“分论”中，一般不会有什么大的争议。可是

关于“总论”，学者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歧很大。他

们都有自己看法不同的“罪行成立的公式”，争论怎样才能使

之成为具有完美整合性的体系。其中还有“目的行为论”、“构

成要素的故意性”、“可罚违法性”等等我们平时不太听到的词

语。这既和数学有关，也和哲学相连。香车和木津川把这叫做

“理论刑法学”。

相比较而言，香车教的这门“刑法社会学”是更加实际

的。如什么样的犯罪用什么手段施行、怎样才能侦破、罪犯为

避免被侦破采用什么样的隐蔽作案方法、要识破必须采取什么

方法等等。

一个半小时的上课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

美佐子立刻去了法学院的办公室。只要人数没有满，可以

变更自己原来所选的课程。美佐子把当初选的日本法制史改为

了刑法社会学。

在讨论会上，她见到了香车的另外一面。

“尽管现在我是站在讲台上了，可我实在很不擅长在大家

面前说话。因此，希望大家在讨论会上能踊跃发言。”

香车事先就那样打好招呼。讨论会上的学生只有八个人，

既有三年级的，也有四年级的。在东都大学有这样一条不成文

的规定：如果快面临工作了，就会参加商法讨论会；快成为公

务员的，就会选择参加宪法或者行政法讨论会；将要参加司法

考试的就参加民法或诉讼法讨论会。正因为如此，刑法社会学

的成员们有着自己的个性。

“对不起，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美佐子举起手。就连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想这样引起注

意。不过，有一点倒是事实，就是她不想在第一次的讨论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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